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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類為什麼犯錯誤？

我這幾年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人類為什麼會犯錯誤，甚

至是災難性的錯誤？我得出的一個基本結論是，人類犯錯誤有

兩個基本原因，第一個原因是由於我們的無知，第二個原因是

因為我們的無恥。當然，從佛教的觀點看，無恥本質上也是無

知的表現，即不知道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

好心幹壞事就是由於無知，不知道我們採取某種行動的

後果而犯的錯誤。父母出於愛而干涉兒女的婚姻導致的愛情悲

劇，就是一個例子。也有大量的人是壞心幹壞事。為了個人的

私利損害他人，就是由無恥導致的錯誤，比如秦始皇的焚書

坑儒。

當然現實中，大量的錯誤是無知與無恥結合的產物。文化

大革命就是多數人的無知和少數人的無恥共同造成的。少數人

為了權力鬥爭發動了這場運動，多數人由於無知而積極參與，

等明白過來悔之晚也，結果造成了一場毀滅人性、毀滅文化的

歷史大悲劇。而且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人類歷史上多數人的無

知和少數人的無恥相結合導致的災難是非常多的，代價也是巨

大的。

* 本文是作者於 2011年 11月 26日在《中國經濟學家年度論壇暨中國經濟理論創新
獎（2011）頒獎典禮》上的演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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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國改革新理念

比如 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拳民們以為修煉 100天、念念

咒語就可以刀槍不入，這是無知。對慈禧太后和剛毅、惇親王

載濂、端郡王載漪、輔國公載瀾、莊親王載勛這些滿清統治者

來說，既有無知的一面，更有無恥的一面。他們想利用義和團

運動進行宮廷權力鬥爭，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這是無恥。清

廷中也有很多人將義和團當成升官發財的好機會，也是無恥。

結果是生靈塗炭，民族危亡。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袁世

凱等人搞「東南互保」，是因為他們比慈禧太后等人更明白一

點，從而使整個東南中國避免了義和拳運動的影響和外強的

入侵。

再比如 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發起大躍進，全民煉鋼鐵，

吃大鍋飯，可以說是無知的表現，但是大躍進當中，那麼多的

浮誇、虛報，什麼畝產一萬斤、十萬斤等等，就不僅僅是無

知，而是無恥了。結果是三千多萬人餓死。為了保官位而虛報

浮誇，視民眾如草芥，即使看起來是無奈，實際上是無恥的

表現。

人類歷史上由於無知導致的最大災難是什麼呢？就是在佔

世界人口三分之一多的國家自上而下強制實行的一種制度，這

種制度我們叫它「計劃經濟」。

我們現在很難想像，為什麼當時那麼多聰明的學者，那麼

多高智商的政治家、政府官員，居然能夠相信中央集權的計劃

機關能夠告訴全社會應該生產什麼，怎麼樣生產，為誰生產，

每種產品應該定多少價格呢？但那個時候，這些人對這個制度

是深信不疑。仔細想一下，搞計劃經濟不僅是無知，而且是無

知到不知自己無知。老子告誡我們：不知知，病也。明明自己

不知道，還以為自己知道，由此導致巨大的經濟和社會災難，

真是可悲至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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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人類為什麼犯錯誤？

我特別想提醒一點，當時搞計劃經濟的理論依據，不僅僅

是來自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學者，也來自西方的主流經濟學家。

芝加哥大學的波蘭籍經濟學家奧斯卡 •蘭格（Oskar Lange），

就是用新古典經濟學模式論證計劃經濟是可行的。他把新古典

經濟學為證明市場的有效性而做出的假設當作現實本身，宣稱

中央計劃可以模擬出競爭市場體制，像市場一樣有效地配置資

源。結果，蘭格被認為是有關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可行性大論戰

的勝利者，受到主流經濟學家的推崇，而米塞斯（L. Mises）和

哈耶克（F. Hayek）等反對計劃經濟的學者則成為人們譏諷的

對象。1

我們仔細想一想，真的太可笑了。計劃機關要收集好多

的信息，這怎麼可能？更不用說，經濟是一個動態過程，在沒

有市場和企業家的情況下，所設想的信息根本就不存在。想一

下，在 iPad沒生產出來的時候，怎麼統計對它的需求呢？主流

經濟學家根本沒有搞明白市場究竟是怎麼運行的，但他們以為

自己明白。

這個例子也告訴我們，怎麼樣正確對待科學？科學總的目

標是減少人類的無知，但是科學的研究有時候也會增加我們的

無知。比如說，一直到 19世紀早期的時候，歐洲的醫生、植物

學家仍然號召各國砍樹，目的是改善公共衛生。為什麼呢？根

據科學家的研究，好多傳染疾病是由於蒼蠅、蚊子傳染的，把

樹砍了以後，蒼蠅、蚊子沒地方呆了，疾病就可以減少了。這

是科學家提的建議。幸運的是，人們很快發現，這樣做導致的

是生態災難。

 1 關於這場大辯論的詳細情況，參見赫蘇斯 •韋爾塔 •德索托《社會主義：經濟計算
與企業家才能》，吉林：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10年版。

© 2023 香港城市大學



6 中國改革新理念

看一下我們現在，問題更為嚴重。那麼多的社會「工程」，

這個工程那個工程，甚至有什麼「國家創新工程」，「培養 1,000

個喬布斯工程」。我們以為科學的創造、自主知識技術的開發、

企業家的成長，可以像工程師設計大樓一樣設計出來。用工程

師的思維來思考社會問題本身就是無知的表現。

現在回顧一下我自己對價格改革的認識。在 1983年下半年

開始準備碩士論文，研究價格改革的時候，我驚訝地發現，幾

乎所有的經濟學家和政府官員都認為正確的價格是可以計算出

來的，所謂價格改革就是政府怎麼調價。分歧在什麼地方呢？

分歧在是應該按照勞動價值定價，還是按照生產價格定價，或

者按「均衡價格」定價？還有一個爭論，就是「大調」一步到

位，還是「小調」分步逐步到位？但很少有人懷疑價格本身不

能由政府計算出來。

政府高層決策者也深信這一點，所以 1981 年成立了國務

院價格中心，找了五十多位經濟學家和價格專家、電腦專家，

買了大型電腦，收集了全國的投入產出數據，編制出投入產出

表。這確實有點不可思議，但是當時大家很虔誠，相信合理的

價格肯定能計算出來。中央領導等着，什麼時候理論價格計算

出來了，我們就可以調整價格了。當然，這個正確的價格一直

計算不出來，或者即使計算出來了也沒人敢相信它。這是我當

時了解到的情況。

我從一開始就對政府計算價格的能力有懷疑。在我看來，

合理的價格怎麼能計算出來呢？我花大量的時間思考這個問

題：究竟一個正確的價格怎麼樣形成？我的基本結論是，只要

是政府制定的價格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價格，價格只能在交易市

場中形成。我當時用了一個比喻，政府定的價格，類似用不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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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人類為什麼犯錯誤？

鋼（Invar）做的一個温度計，即使初始確定的温度指數是準確

的，但之後外邊的温度怎樣變化，温度計本身不反應，已經沒

有意義了。

所以，中國的價格改革，無論大調還是小調都不能解決

問題，絕不應該把「寶」押在價格調整上。我當時提出一個思

路，唯一的辦法就是「放」。怎麼放價格呢？就是通過雙軌制逐

步放開。

雙軌制的思路其實很簡單。按當時的實際情況，將計劃指

標固定下來，不再擴大，這就有了計劃內和計劃外。計劃內指

標按照官價交易，計劃外產品的價格全部放開，這就形成同一

產品的雙軌價格。接下來的工作就是用各種各樣的措施（包括

先調後放），如何使得計劃內部分逐步消失，最後都變成完全的

市場價格，那是技術性問題。

為什麼不能把價格一下子都放開？原因有兩個：一是因為

我們無知，二是要照顧既得利益。市場定價就是企業定價，但

當時的國有企業已經習慣於政府定價，一次放開震動太大，會

使企業無所適從。用我當時的話說，「放活市場，企業要由生產

型轉變為生產經營型，這就類似要讓一個從來沒有離開過父母

的孩子獨立生活，總得有個適應過程。」另一方面，牌價供應

的原材料和生活資料本身就是企業和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改

革要尊重既得利益，雙軌制就是在尊重既得利益的前提下逐步

走向市場經濟。

這就是〈以價格體制的改革為中心帶動整個經濟體制的改

革〉一文的基本內容。這篇文章完成於 1984 年 4 月 21 日，比

莫干山會議早四個多月，刊印在國務院經濟技術中心能源組於

1984年 6月出版的內部刊物《專家建議》第三期，是我入選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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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國改革新理念

干山會議的論文。2莫干山會議之前，我已有了第二稿，發表在

《內蒙古經濟研究》1984年第四期，那是個公開的刊物。

我提到這個故事，意思是如果我們認識到人類本身的無

知，解決體制問題的辦法就可能有不同的思路。如果我們以為

我們自己知道得很多，以為我們非常的聰明，我們實際上就會

把大量的時間，浪費在那些對我們所面臨的問題沒有答案的方

面上。就價格改革來說，如果我們以為我們知道什麼是合理的

價格，我們要做的就是怎麼調整價格，走進死胡同。如果我們

承認不知道什麼是合理的價格，思路就自然轉到了如何放開價

格上來，才會有雙軌制的改革思路。

今天也有類似的問題。比如，根據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理

論，好多人認為我們對貨幣、就業、通貨膨脹之間的關係知道

得很清楚，我們知道什麼時候應該降低利率，什麼時候應該提

高利率。是這樣嗎？過去幾十年、特別是近幾年的歷史證明，

不僅是中國，全世界各國的經濟學家和政府對宏觀經濟變量之

間的關係是很無知的。

無知的情況下最好的政策是什麼？以不變應萬變，不要那

麼瞎折騰，一會兒看着經濟低迷了，大量放水；一會兒看着通

貨膨脹來了，猛抽信貸。不承認無知使我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再看產業政策。好多政府部門仍然相信，政府可以知道未

來什麼是核心產業、主導產業，我們應該怎麼樣發展。從歷史

來看，在制定產業政策中我們犯了太多太多的錯誤。其實我們

根本不知道，究竟什麼是未來的主導產業，什麼是未來技術發

 2 「莫干山會議」指 1984年 9月初在浙江省德清縣莫干山舉行的「全國中青年經濟
科學工作者研討會」，此次會議對隨後的中國經濟改革產生了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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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方向，這些工作只能留給企業家去探索。寧波市計劃出錢

培養一千個喬布斯，更表現出太無知，卻以為自己知道。回到

老子的話，我們有病。

其實，政府的產業政策經常變成無知者與無恥者合謀攫

取公共資源的尋租手段。某些個人或企業出於自身利益忽悠政

府，負責分配資源的政府官員搞不明白，幾千萬甚至幾億的資

金就撥下去了。還有一種情況是，起先由於政府部門的無知投

錯方向投錯了人，但為了掩蓋自己的決策錯誤又繼續追加投

資，錯上加錯，從無知走向無恥。幾年前暴露的上海交通大學

某教授的自主知識芯片開發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這樣的例子

應該不在少數。

為什麼要搞市場經濟呢？原因其實很簡單：市場經濟才可

以避免由於多數人的無知和少數人的無恥相結合導致的人類災

難。市場經濟是分散決策，資源也分散在眾多的所有者手裏，

即使少數當權者出於自身的利益想搞大運動（如全民煉鋼），

他們動員不了那麼多資源。如果當年搞市場經濟而不是計劃經

濟，會有大躍進嗎？會死那麼多人嗎？肯定不會！市場經濟下

有貧富差距，地震可以死人，龍捲風可以死人，但不會因為糧

食短缺而餓死人。

市場經濟其實也減少好多的無知。在市場中，正確的知

識、對未來判斷的準確程度決定利潤的大小，決定成敗，這就

給企業家一個動力：怎麼樣減少自己的無知。市場是企業家不

斷地發現、創造、加工信息的過程。這些信息在沒有企業家的

計劃經濟下是不存在的。

市場經濟也使我們的自利行為不變成傷害他人的無恥行

為。市場就是好壞別人說了算，而不是自己說了算。在競爭的

© 2023 香港城市大學



10 中國改革新理念

市場當中，你要謀求自己的利益，首先要給他人創造價值，給

消費者創造價值，給客戶創造價值。市場競爭就是為消費者創

造價值的競爭。而在計劃經濟下，謀取個人利益的最好手段是

損害他人，攫取別人的勞動成果，佔別人的便宜。

這就是我們需要市場經濟的原因。如果說當年搞計劃經濟

是因為無知，現在再搞計劃經濟就是無恥了。

我怎麼保證我以上所說的不是由於自己的無知甚至無恥才

這麼講的呢？解決這個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思想自由，學術

競爭。

任何一種思想，無論是哲學的還是宗教的，無論創始人多

麼偉大，無論在創造時多麼正確，一旦取得法定壟斷地位，就

會變成無知的助推器，無恥的保護神，就會滋生無知和無恥給

人類帶來的災難。

所以我們的希望在於我們未來的學術環境。如果我們能夠

有學術自由，如果我們允許思想競爭，我們就會少一點無知，

少一點無恥，少一點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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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濟學中的利益和理念

經濟學一般被認為是研究利益的，經濟學家認為人的行為

是由利益支配的，理性人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每個人追求自

己的利益，每個人的選擇都是明智的，所有我們觀察到的行為

都可以用「利益最大化」給出合理的解釋。這就是我長期以來

在經濟學中學到的東西。

但我一直有一個困惑：我們為什麼需要經濟學家？就是

說，既然有沒有經濟學家這個世界上每個人行為都是一樣的，

既不更好也不更壞，那我們要經濟學家幹什麼？如果我們經濟

學家不能夠使這個社會變得更好，那麼我們使用社會資源所做

的這些事情可能就是沒有意義的。我們這樣一個經濟學的假

設，事實上也沒有辦法解釋我們人類為什麼犯那麼多的錯誤，

包括為什麼在那麼長的時間內，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人選擇了

一種經濟制度，這個經濟制度被稱為「計劃經濟」，它給生活在

這個制度下的人們帶來了多重的災難。我們甚至沒有辦法解釋

我們經濟學內部的一些基本問題。我知道今天有一位非常令人

敬重的諾貝爾獎得主薩金特（T. Sargent）教授坐在這裏，他是

理性預期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但我也有一個困惑，按照理性

預期學派的觀點，任何預期到的經濟政策是不能起作用的。但

 * 本文根據作者 2013年 12月 16日在「2014網易經濟學家年會暨網易年度最具影響
力經濟學家獎頒獎典禮」上的演講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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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這樣想的話，每一個政府官員也應該有理性預期，如果他

們預期到政策不會起作用，為什麼還要制定政策呢？這也是我

長期的一個困惑。

過去幾年，我愈來愈認識到，支配人的行為的背後不僅有

利益，而且有思想、理念和意識形態。也就是說，人們選擇做

什麼，不僅受到利益的影響，也受到他們相信什麼、不相信什

麼的影響。或者更準確地說，人們是通過觀念來理解自己的利

益的，而人的認識有限，觀念可能發生錯誤，這樣的話，他們

就會做出對自己不利的決策。

這當然並不是我自己的觀點，也談不上新。事實上，二百

多年前，英國啟蒙思想家、經濟學家大衛 •休謨（David Hume）

就說過，儘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類的所有

事務，是由觀念支配的。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通

論》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話，他說：「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的思

想，不論它們正確與否，都比一般所想像的更有力量。的確，

世界就是由它們統治的。實用主義者自認為他們不受任何學理

的影響，其實他們經常是某個已故經濟學家的俘虜。自以為是

的當權者，他們的狂亂想法不過是從若干年前某個拙劣的作家

的作品中提煉出來的。我確信，和思想的逐步侵蝕相比，既得

利益的力量被過分誇大了。⋯⋯或遲或早，不論好壞，危險的

東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1

我們也知道，與凱恩斯站在完全不同立場上的另一位著名

經濟學家米塞斯說過這樣的話：「人所做的一切，是支配其頭

腦的理論、學術、信條和心態之結果。在人類歷史上，除心智

 1 見約翰 •梅納德 •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第 400頁（這裏的譯文略有
不同），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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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沒有一物是真實的或實質性的。」「一般認為，社會學

術的衝突是由於利益集團的衝突。如果這種理論成立，人類合

作就沒有希望了。」2米塞斯還說：「沒有思想的行動和沒有理論

的實踐，都是不可想像的。」「人的行動受各種意識形態的指

導，因而社會和社會事物之任何具體秩序皆是某種意識形態的

結果。⋯⋯任何現存的社會事物都是現存的某種意識形態的產

物。在某一社會裏會出現新的意識形態並可能取代舊的意識形

態，因而改變社會制度，但是社會總歸是秩序和邏輯上事先存

在之意識形態之產物，行動總是受觀念的引領，它將預先考慮

好的事務付諸實施」3。

在《自由憲章》一書中，哈耶克說：自由主義的一個基本

信念是，從長遠看，是觀念，因而是創造觀念的人，在支配着

演化。4

我引證這幾位偉大的學者的話只是說明一個問題，人類

的行為不僅僅是受利益的支配，也受觀念的支配。也正因為這

樣，好多出於利益的行為經常打着觀念的旗號。

如果我們承認這一點，我們經濟學家就大有用武之地。簡

單來說，人類的進步都來自新的思想、新的理念。經濟學家的

任務就是通過我們自己的研究改變人們的觀念，使人們能更好

地認識到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比如說，我剛才提到的人類在

 2 以上兩段引文，英文原文見 Ludwig von Mises. Money, Method and the Market 
Process. p. 289 and p. 298. Selected by Margit von Mises and edited with 
introduction by Richard M. Ebeling. Auburn, Ala: The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Norwell, MA: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0.

 3 以上兩段引文分別見路德維希 •馮 •米塞斯《人的行動》，第 195頁和第 206–207

頁，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4 英文原文參閱 F. A. 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p. 178.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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